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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岁交代后事，才打开锁入箱底的功与名
“张富清式”的老英雄严传梅：深藏军功几十载，毕生积蓄交给党

本报记者王若辰

　　“我和二十几个村民被日军抓去了。我当时
只有 14 岁，个子也小。有人训我们，说见到日
本人要喊‘太君’，要弯腰鞠躬，不然就要杀头。
日本人来了，别人都弯下腰去，把我露了出
来——— 我腰板挺直，坚决不向烧了我们全村的
日寇鞠躬。”
　　“我是家里的独儿子，就在心里使劲儿盘算
如何脱身。一个日本兵把我叫出来，让我拉运他
们抢来的东西。我一看，日本兵穿着皮靴，靴上
还有钉子，而我穿着布鞋，这里又是石头山，跑
起来肯定比大钉靴利索。瞅准机会，我撂下东西
就往山里跑。日本兵追了好几里路，没追上我，
还打了三枪，也没打中。”
　　“‘严传梅回来了！’十里八村都传开了。我
不鞠躬、不喊‘太君’的事也传开了。在这之后，
我就被派去侦察日军的布防情况，凡是有日本
人出入的地方，我都想方设法去侦察情况。”
　　谁是严传梅？
　　直到去年在病中以为自己时日无多、拿出
珍藏一生的皮箱，人们才第一次知道，这位已
94 岁高龄的老人，不仅仅是工作认真、受人尊
敬的武汉大学离休干部，更是一位在淮海战役
中荣立特等功，获得过“人民功臣”奖章、“解放
华中南纪念章”的战斗英雄！
　　为了保家卫国，他 15 岁入党，16 岁上战
场，深入虎穴活捉汉奸，随时准备牺牲；
　　在淮海战役中，他以“现身说法”教育感化
俘虏，为连队在减员严重的情况下迅速补充兵
力、持续保持战斗力立下汗马功劳；
　　打仗落下腰伤，因为“当军官不能身先士卒
怎么能行”，他转业到了高校，岗位不停“跨界”，
他始终“得高分”，还善于给大学生讲党史，一讲
就是一辈子；
　　如今，因为“自己老了不能再作贡献”，他给老
伴留下必需的生活费后，把毕生积蓄交给了党。
　　这就是严传梅。

投向战场

　　 1926 年，严传梅出生于湖北钟祥。从 4 岁
起，父亲白天干活，晚上教他读书写字，母亲就
在一旁纺纱、做鞋。1939 年，钟祥沦陷。严传梅

“除了偷和抢，什么能挣到生活就干什么”。
　　每次赶集，严传梅都去看拉洋片。“洋片放
的是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严传梅闭上眼睛，
那段生灵涂炭、悲惨屈辱的岁月仿佛又涌到眼
前，良久，眼里淌出了泪。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拉洋片的是中共地下
党员。”严传梅睁开湿润的眼睛，接着说。
　　在地下党员的介绍下，14 岁的严传梅加入
了抗日十人团。这是中共党员发动群众抗日的
组织，没枪可配，每个人往袜子里藏一把匕首，
作为武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袜子。”严传
梅说。
　　 1941 年 11 月，严传梅宣誓入党。新四军办的
小学，让他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可战火的燎
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我不能只顾自己读

书，把侵略者打跑了，才能让更多人读上书。”1942
年 8 月，严传梅放下书，拿起枪，当兵上战场。
　　说到枪，严传梅最“馋”的是子弹。1943 年
1 月的一次战斗中，严传梅担任突击任务，可步
枪里只有 3 颗子弹。连长毛世发说：“同志们，
别看咱们枪里子弹少，敌人的枪里有 75 发子
弹！消灭一个敌人就有子弹了！”战士们被连长
这样激励，作战非常英勇。
　　子弹少，就要打得准。战士们只要有空就进
行军事训练，用古代“神箭手”的标准练习瞄准，
子弹要能“穿叶间”。
　　真没子弹了，就要徒手搏击。除了刺杀术、
搏击术，战士们还要训练“自身保存隐藏术”，利
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首先要观察，哪里能隐
蔽，哪里能掩护，哪里可能藏匿敌人，哪里可能
遇到突然袭击。然后要考虑怎么打枪、怎么用
刀……”这位 95 岁的老人滔滔不绝，岁月不曾
泯灭抗日记忆。
　　“有人说当兵的都是大老粗，我不赞同。武
术也是一种技术，怎么出拳出腿，打腰还是打
腿，用膝盖还是用肘击，这一切如果不靠缜密又
迅捷的思维，怎么能打倒敌人？”严传梅青筋盘
虬的手紧握成拳，仿佛攥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严传梅从没给儿女讲过自己的战功，却反
反复复讲过战友的故事。每次讲，都和着泪与
叹息。
　　 1943 年，钟祥。严传梅所在的新四军游击
队，离最近的日军仅 3 公里远，有时一天要打
响好几次战斗。
　　战士们一个月吃一次肉。那天，是吃肉的日
子，全班都围过来。严传梅的战友陆国安，刚夹起
一块肉，还没放进嘴里，枪响了，敌人来了！陆国
安放下筷子就冲上去，却再也没回来。他牺牲了。
　　“陆国安比我大两岁，是我的老乡，一只眼睛
大一只眼睛小，家里还有一位老父亲。”严传梅语
速变得很慢，“那口肉，他终究没吃进嘴里”。

传奇行动

　　严传梅出色完成过一次颇为传奇的行动。
他带着 4 名战士深入日军据点，活捉了一个十
恶不赦的汉奸，然后全身而退。
　　那个汉奸常引着日军到周围村庄扫荡、奸
淫妇女，百姓恨透了他。严传梅见过他的面，主
动申请执行刺杀任务。出发前，严传梅和战友们
每人各带一颗手榴弹，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
的准备，没打算活着回来。
　　那是 1943 年 11 月，据点东西长、南北短，
有 4 条路可进出——— 老人记得很清楚。他们想
方设法，巧妙地绕过了日军哨兵，捉住了汉奸。
先把汉奸的嘴堵住，拿刺刀对着他，让他不要
动，然后掳着汉奸轻轻往外转移。
　　一名哨兵发现了他们！危急之中，侦察通讯
班班长孔传国给了对方一刀。听到动静，军营一
片喧哗，严传梅和战友拾起倒地哨兵的枪，边打
枪边撤离，撤出后，把一颗手榴弹投向了敌军
据点。
　　锄奸之后，位于今天湖北荆门东宝区和钟
祥交界处的北山革命根据地，安生了很长时间。

立特等功

　　打跑了侵略者，严传梅又参加了淮海战
役，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直属解放
大队第二连连长兼指导员。在百余天的战斗中，
第二连伤亡严重，却始终保持着一个连的战斗
力，甚至打垮了敌军一个营。他，立了特等功。
　　彼时，敌军主要配备美式武器装备，地上
坦克轮番进攻，天上飞机俯冲扫射。而我军的
装备大部分是落后的老式枪。战士们往瓶子
里灌满汽油，再备好炸药，专朝坦克的铰链投
掷，来砍断“铁乌龟”的“腿”；行军时刻注意隐
蔽，来欺骗“空中堡垒”的“眼”……战士们虽
绞尽脑汁，但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伤亡很大。
　　一场硬仗下来，连队把俘虏集中起来教
育。严传梅也不照本宣科，直接拿身边的战士
当“教材”。许多战士都是解放区的农民，讲起
自己翻身做了主人的经历。“我解放了，来当
兵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解放！”
　　往往几番话，就说得俘虏们痛哭流涕，擦
干眼泪，就说要加入共产党军队，要“报仇”。
没有新军装，就扯个布条，写上部队、姓名，领
上枪弹，立刻就上前线。
　　第十一旅属于主攻部队，战斗一旦打响就
只能攻上去、不能撤下来，必须打到底。在战斗
激烈的情况下，补充兵员、保持部队战斗力就
异常重要。打双堆集战役时，严传梅任侦察连
连长兼指导员，他的连去了约 140 人，最后“初
始队伍”只剩下约 10 人。但靠着解放战士，依然
撑起了一个连的战斗力，一直打到战役胜利。
  严传梅荣膺特等功，并获得一枚宝贵的

“人民功臣”奖章。
　　渡江战役中，作为侦察连连长的严传梅，
让渡江战士们用双手划水，使船只加速通过
江面，降低中弹风险。经此重要一役，侦察连

未受大的损失，严传梅的军功簿上，又多了一
张“大功”奖状。
　　严传梅的档案里，记载着 13 次军功，但
大部分奖章、奖状，都因过长江时战马牺牲、
跌入江中，随水而逝。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拼
来的荣誉“没了”，严传梅并不心疼。
　　“我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人，哪还在乎奖章
丢没丢呢？”
　　严传梅总说自己是“该死没死掉的”。双
堆集战役中，一天半夜，战士们挖工事，严传
梅让一个战士往战壕里面站，自己在最外面
站岗。那位战士却把严传梅往里面护，还打
趣说：就你不怕死啊？“‘怕死’对我们当兵的
来说，是最侮辱人、最难听的一句话。”严传
梅当时一听，只好连连说，“好好好，你来站
岗”。
　　结果，突如其来的敌机扫射，击穿了那位
战士的生命。“本来应该我死的。”严传梅喃喃
地重复着。
  “我的通讯员、司号员都救过我的命，自
己却中弹牺牲。他们推开我、用胸脯挡住我时
喊的‘危险’，是我听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严传梅又一次老泪盈眶，“我是战争的幸存
者，我替战友们而活！”

戎马岁月

　　抗日战争时，严传梅经常一天吃不上一
顿饭。淮海战役时反而吃得上饭，因为有“人
民群众的全力支援”。
　　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得到老百姓
的热烈支持与拥护。在严传梅的记忆中，还能
看得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支前“板车大军”，听
得到村庄里日夜响起的磨面声，闻得到烙饼
香，“老百姓把饼包好，一刻不停送到前线来，
饼到嘴边还是热乎乎的”。
　　“我们打胜仗，多亏了老百姓。人民就是
江山，这话说得太对了！”这位老党员激动起
来，“共产党永远不能忘了人民”。
　　由于“随时准备牺牲”，严传梅直到抗美
援朝战争结束才结婚，妻子余从智当年是一
名女炮兵。“后年就是我们结婚 70 周年了，
今年是我们相识 70 周年。我们俩一直很
好。”铁汉心中亦有浪漫柔情。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金门炮战中，严传
梅的腰椎断裂，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到坑道里
去”。打仗不到坑道里去？还准备活多久啊？严
传梅这样想着，照样下坑道，落下终身风湿关
节炎，并且再不能负重。
　　不久，已任团宣传教育股股长的严传梅，
上级有意提拔其为政治部主任，当团级干部。
严传梅诚恳地向组织说：不行。
　　“我有腰伤，不能负重。营级干部算是中
层领导，直接面向基层战士，我不能身先士
卒，怎么能行！”战功赫赫的英雄，说到这里满
面羞惭。
　　 1959 年，严传梅不舍地脱下军装。转
业时，能填报三个志愿，严传梅第一个写的
是去新疆，因为“那里条件艰苦”；第二个写

的是去河南平顶山，因为“那里有煤矿，能
建设祖国”；第三个写的是服从分配。
　　组织考虑到余从智早已分配到武汉工作，
将严传梅分配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并入
武汉大学）。严传梅修了“武”，又开始修“文”。

捐出积蓄

　　在武水，严传梅主持过政治工作，负责过
干部审查，当过档案科科长；后来校部党支部
改选，他被大家选为支部书记，三年困难时
期，还抓过食堂工作。后来调任农田水利工程
系党总支书记，他协调学校资源，为地方解决
了水患问题，泽被至今。
　　无论在哪个战场、哪个岗位，无论面对
什么样的“试卷”，严传梅都力争“得高分”。
　　而自己功绩斐然的军旅生涯，随着仅存
的军功状，一起被严传梅尘封在皮箱中，对妻
子儿女也绝口不提。直到 2020 年病情一度
恶化，严传梅才将皮箱托付给儿女：“这是我
一生的纪念。”
　　只留下“纪念”，不留下钱——— 这位一双
80 元的皮鞋穿了十几年、和老伴旅游只住过
一次三星级酒店就嫌“太奢侈”的老干部，给
老伴留下生活费后，为武汉抗疫捐出 3 万
元，又嘱咐儿女把其余全部积蓄交给党组织。
　　说到捐款，老人反而很惭愧，觉得自己做
得太不够了。“这些钱，就是一点点心意，不知
怎么，被大家知道了。”
　　严传梅曾在党史教员训练班中专门学过
党史，还系统学过中国通史，善于结合现实，
给同学们上党史课。直到现在，严传梅还会在
自己所住的武汉大学职工宿舍内，给研究生
讲党史。白发苍苍的“90 后”和青春勃勃的

“90 后”，聊得津津有味。
　　今年“七一”，严传梅戴着眼镜，全程收看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中
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了！”听到这句话，严传梅高兴得直流眼泪。

“我当年在云南巍山驻防时，老百姓挑着柴火
去集市上卖，女的穿两件棕树皮，男的穿一件
棕树皮。有户人家，没米没菜，只有一点甜面
酱，全家老少一人舔一口。”严传梅说，“短短
百年，天翻地覆！现在再去云南，想不到啊，发
展这么快啊！大街上的姑娘小伙真漂亮啊！过
去缺吃少穿，现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国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许多国
家响应。这太了不起了，我心里太高兴了！”
　　几十年来，严传梅不提自己的战功，却
把战友们的英勇无畏记得清清楚楚。许多战
友牺牲了，严传梅替他们看到了如今盛世。

“我想对他们说：你们没白牺牲，你们是如今
幸福生活的奠基人！过去再苦，值得！再累，
值得！”
　　采访最后，这位女儿眼中“非常了不起的
父亲”、儿子心中“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郑重
地对记者说：“我入党时说，要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我做到了。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首一
生，自己心里能过得去，是很好的。”

本报记者吴植、谭元斌、乐文婉

　　她是新中国空降兵部队的第一批女空降兵
之一。她是拿出毕生积蓄捐给家乡发展教育事业
的道德楷模。她是一名从不懈怠的老共产党员。
　　 88 岁，马旭的步履变得有些蹒跚，瘦弱的
她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她
依然日复一日地坚持运动、坚持学习、坚持科
研，甚至强烈盼望“再跳一次伞”。初心不改、壮
心不已，用在这位老奶奶身上再合适不过。

不尽的家国大爱

　　“奶奶，奶奶！”在马旭的家乡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木兰县，孩子们一看到她，便喊叫着涌上
来、围住她，让老人直言“感觉自己像个明星”。
　　今年 6 月底，马旭回了一趟家乡。说起家
乡巨变，老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接连使
用“翻天覆地”“超乎想象”等词语来描述自己
的所见所闻。“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很有精神，
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马路宽阔平整，两旁
绿树成荫，高楼一栋一栋，别说跟过去比，就连
跟我 2019 年回去看时，都不一样。”她说。
　　此行的起因，是马旭和老伴颜学庸捐款修
建的木兰县马旭文博艺术中心今年上半年建
成，夫妇俩受邀回去看看。身穿蓝色迷彩服的马
旭英姿飒爽，她亲自拉下红色缎带，为中心
揭牌。
　　毕生节俭只为一次奢侈。2018 年，马旭和
颜学庸为家乡木兰县教育局捐款 1000 万元。
这笔巨款，是两位老人一辈子积攒的工资、理财
和专利收入。为了凑够整数，他们还借了些钱。
  占地面积 4679 平方米、展陈面积 2735 平
方米的马旭文博艺术中心，以文字、图片与老物

件展示了马旭的生平事迹、东北抗日联军在
木兰县的战斗经历、木兰县金源文化以及马
旭第二家乡武汉市黄陂区的风土人情。
　　自今年 5 月 1 日试运行以来，马旭文博
艺术中心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和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建筑第三层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内
含器乐室、声乐室、多功能教室、多功能排练
厅和图书馆，馆内藏书近 6000 册，免费向学
生开放。暑期，不少孩子来此看书、学琴、跳舞
和剪纸。
　　“物质财富的多少，对我们两个老人的
幸福感来说，并不重要。幸福在于对人民有
所贡献。我一个人本事小，但把钱捐给家乡
发展教育，帮助孩子们了解历史、培养兴趣
爱好、学习本领，将来他们就能把家乡、祖
国建设得更好，我就觉得值。”谈起省吃俭
用捐款的义举，马旭说自己和老伴“从不后
悔”。
  “捐钱的想法不是一时的。新中国成立
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我差点饿死。中国共
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跟党走、参军入伍改
变了我个人的命运，我要报恩。”她说。

不解的伞兵情缘

　　“我身体硬朗着呢，如果有机会，我还想
再跳一次伞。”说这句话时，马旭的双眼神采
奕奕，嗓门很高。年近九旬的老人身体已不
如前，但她的信念和壮志丝毫未减。
　　如今，离马旭告别母亲参军的那一天，已
过去 70 多年。
　　马旭幼年就听母亲讲过穆桂英、花木兰
等巾帼英雄的传说，加之受到东北抗联在家

乡浴血奋战这段历史的影响，她从小对参军
有着特别的向往。
　　 1947 年，年仅 14 岁的马旭在家乡入
伍。不久，她获得机会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
习。1956 年 3 月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她被分
配至原武汉军区总医院担任军医。
　　 1961 年，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组建为
空降兵部队，马旭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至空
降兵部队从事卫勤保障工作。

　　在空降兵部队，作战官兵执行跳伞任
务，后勤保障官兵负责提供各方面保障。但
马旭觉得，她一定要会跳伞，才能更好地为
战士们提供保障。然而，由于身材小、体重
轻，她屡次申请参加跳伞训练都未获批准。
　　她不死心，坚持每天晚上自己练习跳伞
动作，一练就是十多次乃至几十次。半年后的
一次考核中，她用出色的表现获得训练资格，
成为我国首批女空降兵之一。此后 20 多年
间，她执行空降任务的足迹遍布高原、山川、
大江、森林。
　　离休后，她依然与跳伞有着不解之缘。
2015 年，当时 82 岁的她与老伴在湖南衡阳
挑战了滑翔伞运动。她依然情系空降兵部队，
直到现在，还不时与小战士聊天了解部队
近况。
  注意到有伞兵脚踝受伤，马旭和老伴先
后设计 6 套方案，画了几百张图纸，研发出一
种“充气护踝”。此后，他们又研发了“单兵高
原供氧背心”。这两项成果均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
　　马旭还和老伴撰写了《空降兵生理病理
学》《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据》等材料，填
补了相关领域空白。“有不少小战士看了这
些材料对我说，‘奶奶，你做的这些事情真了
不起’‘你是我们的榜样’。但我觉得一代更比
一代强，我还要继续努力，向年轻人学习。”马
旭说。

不懈的学习动力

　　在武汉家中，为寻找资料，个子瘦小、身穿
军装的马旭搬着一大摞书报材料，艰难而
执着地挪动着步子。她脚上的大头皮鞋，格

外醒目。这双鞋不知穿了多少年，鞋底脱胶
了，她用胶水粘好接着穿。
　　离休 30 多年来，马旭和老伴一直过着朴
素的生活。家中陈设简单，都是上了年头的家
具。家里有一个七八层高的中药柜。打开柜子抽
屉，柜内并无中药，而是医书、外语教材和党史
书籍。
　　柜子前的方桌，是两位老人学习的地方。
他们把读书看报当作每天的“必修课”，有时一
直看到晚上 11 点多才熄灯就寝。
  马旭说：“党史、国史是宝贵的财富。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一路走来，如今踏上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这个年
纪，也要思索如何在新征程上发挥自己的作
用。”
　　多年来，马旭和老伴做了厚厚几沓剪报。在
这些几寸见方的纸片上，能看到老人阅读时划
的密密麻麻的红线。老人还翻开今年一则关于

“火星车为啥叫祝融号”的报道，“如果不是读书
看报，我就跟不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了”。
　　在一间卧室内，墙上、窗上和床头都贴着写
有日语单词的卡片。几年前，马旭报考了药学
硕士研究生。但对她来说，外语一直是不小的
挑战。
　　老人很乐观地与记者交流学外语的心得。

“我看看墙上贴的单词，就根据单词发散思维，
用日语跟自己对话，然后再翻书检查是否用得
正确。”近年来，二老开始钻研健身器械。他们
自行设计、定制了两台器械，命名为“旋梯”和

“滚轮”。
　　采访接近尾声时，金色的夕阳透过窗户照
进家中，洒在马旭坚毅的脸上。“我希望自己学
到老、贡献到老，这样才能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她说。

“空降兵奶奶”的伞兵情缘与“硬核”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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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旭在家中跳舞。本报记者肖艺九摄


